
我这一辈子/10
维基文库 � 免费全文 � CC BY-SA 4.0

十

不须再发什么议论，大概谁也能看清楚咱们国的人是怎回事了。由这个再谈到警察，稀

松二五眼正是理之当然，一点也不出奇。就拿抓赌来说吧：早年间的赌局都是由顶有字

号的人物作后台老板；不但官面上不能够抄拿，就是出了人命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；赌

局里打死人是常有的事。赶到有了巡警之后，赌局还照旧开着，敢去抄吗？这谁也能明

白，不必我说。可是，不抄吧，又太不象话；怎么办呢？有主意，检着那老实的办几案，

拿几个老头儿老太太，抄去几打儿纸牌，罚上十头八块的。巡警呢，算交上了差事；社

会上呢，大小也有个风声，行了。拿这一件事比方十件事，警察自从一开头就是抹稀泥。

它养着一群混饭吃的人，作些个混饭吃的事。社会上既不需要真正的巡警，巡警也犯不

上为六块钱卖命。这很清楚。

这次兵变过后，我们的困难增多了老些。年轻的小伙子们，抢着了不少的东西，总算发

了邪财。有的穿着两件马褂，有的十个手指头戴着十个戒指，都扬扬得意的在街上扭，

斜眼看着巡警，鼻子里哽哽的哼白气。我只好低下头去，本来吗，那么大的阵式，我们

巡警都一声没出，事后还能怨人家小看我们吗？赌局到处都是，白抢来的钱，输光了也

不折本儿呀！我们不敢去抄，想抄也抄不过来，太多了。我们在墙儿外听见人家里面喊

“人九”，“对子”，只作为没听见，轻轻的走过去。反正人们在院儿里头耍，不到街

上来就行。哼！人们连这点面子也不给咱们留呀！那穿两件马褂的小伙子们偏要显出一

点也不怕巡警——他们的祖父，爸爸，就没怕过巡警，也没见过巡警，他们为什么这辈

子应当受巡警的气呢？——单要来到街上赌一场。有骰子就能开宝，蹲在地上就玩起活

来。有一对石球就能踢，两人也行，五个人也行，“一毛钱一脚，踢不踢？好啦！‘倒

回来！’”拍，球碰了球，一毛。耍儿真不小呢，一点钟里也过手好几块。这都在我们

鼻子底下，我们管不管呢？管吧！一个人，只佩着连豆腐也切不齐的刀，而赌家老是一

帮年轻的小伙子。明人不吃眼前亏，巡警得绕着道儿走过去，不管的为是。可是，不幸，

遇见了稽察，“你难道瞎了眼，看不见他们聚赌？”回去，至轻是记一过。这份儿委屈

上哪儿诉去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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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事还多得很呢！以我自己说，我要不是佩着那么把破刀，而是拿着把手槍，跟谁

我也敢碰碰，六块钱的饷银自然合不着卖命，可是泥人也有个土性，架不住碰在气头儿

上。可是，我摸不着手槍，槍在土匪和大兵手里呢。明明看见了大兵坐了车不给钱，而

且用皮带抽洋车夫，我不敢不笑着把他劝了走。他有槍，他敢放，打死个巡警算得了什

么呢！有一年，在三等窑子里，大兵们打死了我们三位弟兄，我们连凶首也没要出来。

三位弟兄白白的死了，没有一个抵偿的，连一个挨几十军棍的也没有！他们的槍随便放，

我们赤手空拳，我们这是文明事儿呀！

总而言之吧，在这么个以蛮横不讲理为荣，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里，巡警简直

是多余。明白了这个，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食不饱力不足那一套，大概谁也能明白

个八九成了。我们不抹稀泥，怎么办呢？我——我是个巡警——并不求谁原谅，我只是

愿意这么说出来，心明眼亮，好教大家心里有个谱儿。

爽性我把最泄气的也说了吧：当过了一二年差事，我在弟兄们中间已经是个了不得的人

物。遇见官事，长官们总教我去挡头一阵。弟兄们并不因此而忌妒我，因为对大家的私

事我也不走在后边。这样，每逢出个排长的缺，大家总对我咕唧：“这回一定是你补缺

了！”仿佛他们非常希望要我这么个排长似的。虽然排长并没落在我身上，可是我的才

干是大家知道的。

我的办事诀窍，就是从前面那一大堆话中抽出来的。比方说吧，有人来报被窃，巡长和

我就去察看。糙糙的把门窗户院看一过儿，顺口搭音就把我们在哪儿有岗位，夜里有几

趟巡逻，都说得详详细细，有滋有味，仿佛我们比谁都精细，都卖力气。然后，找门窗

不甚严密的地方，话软而意思硬的开始反攻：“这扇门可不大保险，得安把洋锁吧？告

诉你，安锁要往下安，门坎那溜儿就很好，不容易教贼摸到。屋里养着条小狗也是办法，

狗圈在屋里，不管是多么小，有动静就会汪汪，比院里放着三条大狗还有用。先生你看，

我们多留点神，你自己也得注点意，两下一凑合，准保丢不了东西了。好吧，我们回去，

多派几名下夜的就是了；先生歇着吧！”这一套，把我们的责任卸了，他就赶紧得安锁

养小狗；遇见和气的主儿呢，还许给我们泡壶茶喝。这就是我的本事。怎么不负责任，

而且不教人看出抹稀泥来，我就怎办。话要说得好听，甜嘴蜜舌的把责任全推到一边去，

准保不招灾不惹祸。弟兄们都会这一套，可是他们的嘴与神气差着点劲儿。一句话有多

少种说法，把神气弄对了地方，话就能说出去又拉回来，象有弹簧似的。这点，我比他

们强，而且他们还是学不了去，这是天生来的才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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赶到我独自下夜，遇见贼，你猜我怎么办？我呀！把佩刀攥在手里，省得有响声；他爬

他的墙，我走我的路，各不相扰。好吗，真要教他记恨上我，藏在黑影儿里给我一砖，

我受得了吗？那谁，傻王九，不是瞎了一只眼吗？他还不是为拿贼呢！有一天，他和董

志和在街口上强迫给人们剪发，一人手里一把剪刀，见着带小辫的，拉过来就是一剪子。

哼！教人家记上了。等傻王九走单了的时候，人家照准了他的眼就是一把石灰：“让你

剪我的发，×你妈妈的！”他的眼就那么瞎了一只。你说，这差事要不象我那么去当，

还活着不活着呢？凡是巡警们以为该干涉的，人们都以为是“狗拿耗子多管闲事”，有

什么法子呢？

我不能象傻王九似的，平白无故的丢去一只眼睛，我还留着眼睛看这个世界呢！轻手蹑

脚的躲开贼，我的心里并没闲着，我想我那俩没娘的孩子，我算计这一个月的嚼谷。也

许有人一五一十的算计，而用洋钱作单位吧？我呀，得一个铜子一个铜子的算。多几个

铜子，我心里就宽绰；少几个，我就得发愁。还拿贼，谁不穷呢？穷到无路可走，谁也

会去偷，肚子才不管什么叫作体面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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